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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黄济兴一样，蒋天祥也是神经外科重症监护
室的男护士。

“<=后”蒋天祥来自仙居，在湖北学习护理，之
所以选择这个行业，只因为家人的一句“这专业好找
工作”。

蒋天祥坦言，一开始读这个专业时，他的内心很
抵触，“哪有男生学护理的，我们班当时:=多个同
学，只有>个男生。”好在，正如家人所说，学习这门
专业好找工作。

毕业后，他就到临海的台州恩泽医疗集团（中
心）工作。“那时在病房轮岗，护士与家属接触较多，
家属会对男护士觉得好奇，经常喊我医生，我也没办
法回答。”蒋天祥平日里是个“宅男”，不擅长与他人
交流，更别说与病人家属交流了。

因此，正式工作后，蒋天祥被安排到重症监护
室，他感觉自在很多，因为那里不需要过多与家属沟
通。之后，他又被安排在重症监护室与神经外科重
症监护室轮岗。

从抵触这份工作，到适应这份工作，蒋天祥一天
天在努力。他认为护理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细心，尽
量不要出错，而刚工作时的他，最缺乏的就是细心。

一般情况下，重症监护室有9至>名病人，值班
护士?名，每天的工作就是重复观察病情，为病人打
针挂药，做一些基础的琐事，工作虽然繁琐，但关乎
生命，马虎不得。蒋天祥深知这个道理，有时也会犯
粗心的毛病。在重症监护室时，他把化药的时间弄
错了，“化药有规定的时间点，按照规定，应该是@点
钟化药，有一次我提前了两个多小时。”科室老师知
道后，对他一通批评。也因为记忆深刻，所以在后来
的工作中，他特别注意细节，时刻提醒自己，不能疏
忽大意。

在重症监护室工作的时间长了，蒋天祥见过治愈
出院的病人，也见过无法救治而离世的病患。看到自
己护理过的病人一天比一天健康，他有种难以言说的
荣誉感，但面临病患再次发生意外，他会无比失落。

“在重视监护室一天，我都要尽力做到最好，认
真护理好每一位病人。”蒋天祥说，这份工作让他感
觉到稳定，平常工作压力大，只要有休假，他就待在
寝室休息，或者回仙居。但时常有人告诉他，男护士
这个职业不好找女朋友。对此，蒋天祥倒不是特别
在意。“如果愿意跟我相亲，那就说明对方接受了我
的工作，如果是自由恋爱的话就更方便了，互相了解
所做的工作，才会恋爱。”他笑言，反正还年轻，这些
事不着急，家人也不催。

平日里繁重的工作压力，导致黄济兴脸上开始长
痘痘，他开玩笑地指着脸上的痘痘说：“你看，痘痘一
颗接着一颗长，大概是上夜班导致内分泌失调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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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现代护理学科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
提起护士，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温柔细心的女护士，而在路桥，却有一些男护士，他们践行着自己的“南丁格尔梦”，

他们就像闯进“女儿国”的男子汉，有尴尬，也有担当。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路桥医院护理部副主任王银萍告诉记者，最近五六年，男护士逐渐多了起来，医院招聘时，会对

护士性别有所要求，“去年我们招了4名男护士，在重症监护室、手术室、急诊科等压力较大的岗位，男护士承担工作压力的能
力更强一些。”

据了解，该医院共有6名男护士，分别活跃在重症监护室、急诊科和泌尿外科等科室。此次，记者采访了其中3名男护士，
听听他们作为“白衣天使”的酸甜苦辣。

在同事们的眼中，谢亚东是一个开朗的
阳光青年，他笑容和煦，健谈且有趣。

谢亚东是急诊科的一名男护士，该医院
急诊科的日接诊量达:==多人次，可见工作强
度之大。在这里，他见过无数次抢救，也从一
开始的慌张无措，到现在工作起来不疾不徐，
有条不紊。“在急诊科工作，慌张容易出错。”急
诊科病人来去匆匆，他也习惯了这种忙碌。

虽说谢亚东工作时间长了，已习惯了男
护士的身份，但他依旧难忘刚参加工作时的
尴尬。

作为一名男性护理工作者，这个身份时
常成为病人之间的谈资。“他们会说，怎么会
有男护士之类的话。”每每听到这些，谢亚东
都会感觉不舒服，“有病人习惯性地称呼我为
医生，因为他们潜意识里认为，穿白大褂的都
是医生。”对于医生这个称呼，他心里既有喜
悦，也有苦涩，“我没办法应，因为我不是医
生，但是又有点开心，因为不少病人尊重医
生，忽略护士。”这种难以言喻的情绪，成为了
他心头的刺。

当年，谢亚东在该医院神经内科实习时，
碰见一位让他至今难忘的病人——姜大爷。
那次，他深刻地体会到了作为男护士的尴尬。

“第一次和姜大爷接触是为他测量生命
体征，他是BCD病房的病人，我想当然地以为
他是难伺候的有钱人。”谢亚东没想到，姜大
爷看到他满脸笑意，虽然病痛使得笑容僵硬，
却难掩真诚。“他喊我医生，问我是不是值
班。”姜大爷一开口，谢亚东就愣住了，但他没
有解释他其实是护士，做好记录就走了，并没
有过多的交流。

第二天，谢亚东依然去病房给姜大爷测
量生命体征。一进入病房，探视的家属就说：

“医生查房来了。”医生这个称呼再次让谢亚
东有些手足无措。

完成血压和体温测量后，姜大爷咨询了
几个问题。“我记得他先问我血压是否正常，
然后说感觉浑身无力。”谢亚东了解姜大爷的
病情，知道他年事已高又长期卧床，肢体得不
到运动，就告诉他在床上多活动手脚，可能会
好些。

当时，一旁的家属也聊了起来，问谢亚东
是否新来的，他急着回去完成所有的病房工
作，也不想多作交流，以免提到自己是“护士”
而引起异样的眼光，只简单地回答自己是刚
来不久的实习生。

“一般病人和家属可能认为实习生水平
不好，工作也不熟练。”谢亚东明显感觉到，当
他说自己是实习生的时候，病房的气氛就产
生了变化。“姜大爷又问了我几个问题，我不
知道怎么作答，慌乱中说‘等会问查房医生就
可以了’。”顿时，整个病房安静了下来，家属
们板起了脸，而后互相轻声交谈：“是护士，还
是男护士，怎么会有男护士？”在尴尬中，谢亚
东匆匆离开。

那次之后，谢亚东明白不能让自己长期
在这种氛围中工作，要克服这样的心理，尽量
不要在乎病人的看法。现在，他已经习惯了
陌生人异样的眼光，不再认为别人的低语是
对自己的嘲笑，不再对自己的身份感到不适。

“多‘尴尬’几次就好了。”如今，谢亚东已
能坦然接受“男护士”这个身份。

黄济兴今年:8岁，?=8=年到台州医院路
桥院区工作，虽说工作年数不多，但他是该
医院男护士中工作时间最久的“老护士”。

黄济兴是广东人，在这里生活的时间长
了，几乎听不出广东口音。当初，他选择读
护理专业纯属意外。“我在九江学院念大学，
那时候有专业调剂，我就被调剂进了护理专
业。”黄济兴说，当时班级里有E@个同学，而
男生只有@个。

“大家觉得护士就应该是女的，我们男
的学护理也知道将来可能是男护士，我倒也
觉得无所谓。”在学习中，他发现了男生做护
士的优势，比如在抢救时要做FDG（心脏按
压），在体力上男生就比女生强点，按压时力
气足，为抢救生命多一点可能。

刚开始工作时，黄济兴被安排在了神经
外科重症监护室，后来又到了神经外科重症
监护室。

都说重症监护室是离死亡最近的科室，
但黄济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是离“生”更
接近的科室。“重症监护室中，更多的是病人

病情逐渐好转，再转到普通病房接受护理，
很多人从死亡线获得生的希望。”

但重症监护室的患者难免病情反复，突
发状况较多，需要护理人员更加仔细地观
察。而病情突发常常会使家属不理解，他们
会带着情绪奚落护士。几年前，他护理的一
位病人突发的状况，让他记忆犹新。

“那个病人是颅内出血，要做急救手
术。”黄济兴与同事做好了术前准备，手术也
成功完成，病人在重症监护室观察了几天
后，即将转到普通病房。那天正好是黄济兴
值班，他知道病人是由于高血压导致的脑溢
血，他在观察时发现，病人双侧瞳孔散大，颅
内引流速度加快，立刻通知医生进行急救。

当时，黄济兴对于这种突发状况有些慌
乱，得知病人救了下来才松了口气，而家属
却对此不能理解。“他们认为病人好好的，都
要转到普通病房了，怎么就突然病发了。”他
说，在之后与病人家属交流中，总会受到指
责，“我一开始也不能接受，但是换个角度想
想，也就能理解他们了。”

工作时间长了，黄济兴摸索出一套与病
人家属交流的“秘方”——忍。“不要跟他们
发生口角，他们说什么不好听的就不听，自
己做好工作就行了。”

重症监护室工作时间长，每次工作8?小
时，两班倒，而工作内容无外乎照顾病人的
吃、喝、拉、撒，观察他们的生命体征，工作枯
燥却容不得半点马虎。

长期的护理工作，培养了黄济兴的耐心和
细心，也因此收获了爱情。黄济兴和妻子本是
同学，且都在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路桥医
院工作，之后相恋、结婚，去年女儿出生，生活稳
定且满足。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夫妻二人都从
事护理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小孩，无奈之下，只
好让岳母带到爱人的家乡江西去照顾。

由于工作关系，黄济兴与妻子很少有机
会凑到同一个假期一起回江西看小孩，只能
谁有假期谁就回去看。“想女儿，特别想。”提
到孩子，黄济兴眼里泛起了泪花，重症监护
室的工作繁重，他尽量提高工作密度，多凑
点假期，只为回去多陪伴孩子几天。

谢亚东：不再尴尬的阳光青年

黄济兴：神经外科ICU的“老护士”

蒋天祥：
倍加细心的“宅男”护士


